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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善忍”高德大法                告大连人民书              法轮功净化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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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君识破谎言        了解大法真象        珍惜传阅        未来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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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中山区法轮功学员曲辉因坚持信仰，被非法投入大连市劳教院惨遭折磨，生殖器被电击溃烂，颈椎骨折，高位截瘫至今已四年。 

曲辉，今年35岁，家住大连市中山区怡和街41号。被迫害前是大连港的理货员。2000年1月与妻子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被警察殴打后，被非法带回大连后遭罚款9700元，开除公职，关进大连港看守所，一个月后被关进普兰店市精神病院继续迫害，2000年4月13日被关入了大连市劳动教养院。在劳教所里遭受苦役、洗脑、酷刑，生殖器被电击折磨溃烂，颈椎骨折，高位截瘫，最后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用担架抬出了教养院。近四年来，曲辉每天只能躺在床上，自己不能翻身，大便一直都是妻子用手掏的。

[image: image6.bmp]下面是曲辉向大连民众诉说自己遭受的迫害：

         善良的大连乡亲，您好！ 

我叫曲辉，今年35岁，家住大连市中山区怡和街41号。被迫害前是大连港的理货员。我妻子叫刘新颖，是大连市妇产医院的护士。我们从1995、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照《转法轮》一书中的道理严格要求自己，为别人着想，工作一丝不苟。在短时间内我们就体会到了健康状况的改善和道德水平的提升。很自然的，我们的工作得到单位的肯定，我们的家庭也和睦美满。亲身的修炼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法轮大法是一部对个人、对家庭、而且对整个社会都非常有益的高德大法，因为他能使人们得到百万资产都买不来的健康、高尚和真正的幸福。 

1999年7月22日，法轮功受到迫害。我和妻子在本市上访无效的情况下，出于对政府的信任，准备进京依法上访，我在大连机场被非法拘捕，在市看守所被关押迫害50天。当时我妻子正处于哺乳期，也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小孩10个月就被迫与妈妈分离，强行断奶，非常可怜。 

2000年1月我与妻子看到迫害还在继续，决定再次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被警察拖到警车里殴打。被非法带回大连后遭罚款9700元，开除公职，关进大连港看守所。期间，恶警强迫我放弃信仰，唆使刑事犯对我进行体罚、殴打，一个月后又把我关进普兰店市精神病院，把我和那些有杀人和暴力犯罪史的精神病人关在一起。一个多月后见我还没有放弃信仰，2000年4月13日他们没有通知家属又把我关进了大连市劳动教养院，判劳教一年。大家知道，精神病人是不能够教养或判刑的，而正常人是不能关在精神病院的，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是对中国宪法的践踏。在劳教所里他们对我罚苦役、洗脑、酷刑，连亲人探视都不允许。 
最后我被劳教所折磨得奄奄一息用担架抬出了教养院。医院诊断：颈椎骨折，高位截瘫。具体经过是这样的： 

2001年3月19日下午大连教养院专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大队组织了大批警察和刑具，救护车也载着氧气袋开进了教养院。法轮功学员被逐个带到一个房间里，逼着学员说不炼功，在“转化书”上签字，强迫学员用污秽的语言骂自己最尊敬的师父与大法。如果不从，就用灭绝人性的酷刑折磨。惨叫声和警察的咒骂声充满了整个楼，被摧残的学员横七竖八地倒在走廊里，有的口吐白沫，有的痛苦的呻吟，那种景象惨不忍睹。 

晚上九点我也被拖到那个阴森恐怖的房间里，恶警对我的折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八点。电棍不知换了多少根，橡皮棍把我身上多处打伤，臀部肌肉被打烂，膝盖打肿，颈椎被打断，口吐鲜血，并多次昏迷。 

有次醒来后一个名叫韩琼的医生检查后说：“没事，还可以打。”此人现在是大连教养院医院的院长，他曾经对我妻子说：“曲辉最好是死掉。”一个名叫乔威的恶警一边打我一边狞笑着对旁边的人说：“多少年没这么过瘾了。”就在我躺在担架上准备往医院送时，此人还向我狠踹了两脚。卑鄙的是，教养院事后不承认打人，说我是自伤自残。大家想一想，在精神病院被非法关了近两个月没自伤，在教养院被非法关了一年不自残，在离期满释放还有25天时自伤自残，这合乎逻辑吗？ 

第二天上午教养院看到要出人命，才把我们送到市中心医院。抢救初期教养院和医院党委联合下令不准家属见面。用什么药，使用什么医疗设备和吃什么饭得教养院党委同意。在医疗费上他们先是骗家属拿钱，在家属拒绝后又来威胁我，教养院的队长对我说：“转化吧。再不转化××党就不管你了，在中国，××党不管你还有谁管你，这么高的费用你自己负担不起。”我说：“是你们把我整成这样，你们可以不管我，你们现在就可以把我扔到马路上去，保证有人管。中国人不管还有外国人管，我知道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已经发表声明，对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我被他们毒打成这样他们不敢张扬，不然就凭我的这句话，他们就能诬蔑我“投敌叛国”，“勾结西方反华势力”，这是他们欺骗百姓一贯使用的流氓手段。 

由于得不到及时的治疗护理，我的病情恶化，生命垂危。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把我妻子从教养院保释出来照顾我（2000年10月我妻子因上访被判劳教三年，关押在大连教养院）。当妻子见到我的时候，我在医院里已经躺了20天，身体衰竭心率达160/分，肺功能衰竭不能呼吸，气管切开插呼吸机，肾功能衰竭插导尿管、重度腹泻，只能靠输液维持，全身多处褥疮，其中臀部褥疮最重，深达骨盆将近10厘米，骨头脊椎露在外面呈黑色，散发着恶臭。 

医生说以上并发症哪一项都能要了我的命。在医院工作了十多年、对各种病情有很大承受力的妻子见到我这种情况也差点昏过去。这时我已开始大口吐血，瞳孔扩散，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医生通知准备后事，在妻子的强烈要求下，经过数次抢救，总算保住了性命。 

由于怕暴行被揭露，教养院派了警察和刑事犯24小时监视我们，还不允许亲朋探视。他们威胁我妻子不准乱讲话，否则收回教养院。在这种情况下，病情刚一稳定，我就要求出院回家，这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总算甩掉了这个包袱。就这样，我在医院住了50天后，回到了自己家。回家后，工作没了，存款已被罚光，生活只能靠父母和朋友接济。看着妻子帮我翻身、把屎把尿，还要照顾年幼的女儿；看着女儿胆怯的目光和孤单的神情，我不禁自问我们按照真诚、善良、宽容忍让去做人，变得更加健康高尚难道错了吗？对社会有什么危害吗？放弃自己纯洁的信仰、辱骂自己尊敬的老师，向比野兽残忍、比流氓还可耻的恶警承认所谓的错误，那是一个有理智、有尊严的人该做的吗？这种“教养”和“转化”要把一个好人教养转化成什么？ 

之后我们一直处于监视居住状态，公安经常上门骚扰，还扬言要抄家。2002年6月25日下午，桃源街派出所三名警察乘我妻子开门之机，用脚把门踹开，强闯进来抄家，胡说我们反政府（一对普普通通、与人为善的夫妻，而且其中一个已被残害致高位截瘫，有什么愿望、又有什么能力去反政府？），把家中的书籍坐垫等一切涉及到炼功的物品全部抄走，并威胁要把母子二人一块抓走。妻子当时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的不知所措，孩子也吓得直哭。第二天妻子领着孩子到派出所要东西，说：“你们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就擅闯民宅，强行抄家，是违法行为。”可他们却蛮横无耻地说：“穿这身警服就行。”真不知他们是人民警察还是土匪恶霸。 

2004年2月19日，我妻子到教养院拿手续，门岗询问事由，我妻子就把实情讲给他听，旁边有位家属出于好奇问：“法轮功好吗？”我妻子很自然地答了一声：“好。”就因为这句很平常的真话，她被女队队长苑龄月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抓进机场前派出所。一个名叫王宪刚的警察对我妻子进行打骂审问，根本不听她有重病人需要照顾的讲述，扣押一天。傍晚妻子到家时，我已又渴又饿、满头大汗躺了一天，下身已让尿浸透。女儿在幼儿园孤单地等着妈妈。 

近四年来，我每天躺在床上，被摧残的躯体时常感到巨大痛苦。自己不能翻身，我的大便一直都是妻子用手掏的。我感激我的妻子，我深深知道她的真诚、善良和坚强是法轮大法美好的展现，一个普通人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我们没有违法，也没有犯罪，只是按照我们的信仰去做一个好人。在任何情况下，面对任何不公正的对待，我们都是好人，因为我们的信仰要求我们时时处处对其他人、对社会、对国家都问心无愧，都以诚相待。我们应当拥有安全的生活环境，我们的健康自由、信仰自由、工作的权利和起诉恶人的权利应当受到保障。 

我妻子在艰辛中走遍各个部门要求依法严惩残害我的责任人，可是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结果。我们看到秋菊打官司受到的欺辱和漠视真是感同身受，我们的冤屈超过了她。我们告诉大家这一切，是希望所有善良的人都知道我们的事情，给予我们理解和支持，每一个作恶者都必将受到人们的唾弃和法律的严惩。




曲辉被迫害的高位截瘫





被迫害致死的部分法轮功学员








    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五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够传出消息的已有122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据明慧网2004年12月27日为止的消息，死亡案例高发地区依次为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四川、湖北。在被迫害致死者中，妇女约占51.79%，50岁以上的老人约占36.64%。


    目前通过民间途径统计，大连市至少已有32位法轮功学员，在江氏集团残酷的镇压中被迫害致死。由于当局封锁消息，目前还无法确知真实人数。








大连港理货员曲辉被劳教院折磨致高位截瘫已四年





告大连人民书








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


